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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的中国速度
是中国梦
连接世界梦的脚步
让沉寂经年的丝路
绽放涌动着中国红的霞天

我感受到的中国勇气
是那钢铁般的法治重拳
砸碎一处处沉疴
中国，中国
以强军兴军的智慧
构筑守卫巍巍华夏的磅礴力量

中华儿女
在新时代阳光的臂膀里
犹如滚滚的巨浪
使大海以前所未有的澎湃
一路呼啸和奔腾

万米高空之上
绿水青山的轻声吟咏依然清晰
从万米高空俯瞰
神州大地“复兴号”飞驰而过
那分明是中华龙遒劲盎然的身姿

中国，只有中国
当春风轻飏
当夏荷初绽
当秋叶归根
当雪花写意天空
中国梦始终伫立于那光明之源
中华民族必将抵达那光明之源

中国，只有中国
木 汀

欧 阳

大概对电子游戏的沉迷
不是个小事，尤其是网游（手
机游戏）盛行的当下，连主管
职能部门都予以重视起来，发
布了专属的通知，要求做好预
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
导工作，研究制定预防学生沉
迷网络的工作制度……

我一直以为， 虽然电玩
参与者众， 但沉迷的人还是
少数。 随着手游无处不在的
渗透， 可能沉迷的队伍壮大
了吧。没看到过研究的数据，
就不去胡猜测了。 不过游戏
对个体时间的劫夺和大脑的
入侵确实会有不少负面的影
响，防范当然有必要，但就原
则下的具体实践而言， 是规
制下的堵截为主， 还是本着
娱乐本身的引导优先？

对此，我没什么发言权，
不过就我个人感性的认知而
言，对网游（手游）的沉迷似
乎不是电玩本身的问题。

客观说， 游戏本身是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 连爱因斯坦都会拉拉小
提琴玩儿， 一干草根凡人娱
乐一下就更不用说了。当然，
游戏（网游）内容的健康是必

须有的，合规的梳理和管制自不必说。只是说到电子游戏在
青少年群体中大行其道， 以至于部分人难以自控地沉迷其
中，背后的原因人们真的仔细琢磨过吗？

看看那些沉迷学童焦虑的家长们，他们的通常所为，无不
是寻访戒禁“网瘾”的良方，罕有回溯网瘾养成的背后原因，结
果当然是头痛医头，效果微弱得让他们过度伤心时有耳闻。

这不奇怪，电玩游戏本身在达成某种虚幻理想之外，还
会让玩家习成心理习惯，一旦深陷其中，很难逆转，再加上
大脑本是外界很难管控的，如有抵触心理和情绪，更难以回
归常态。

尽管如此，但并不是没有良方：改变需回到源头，疏导
必定优于禁堵。我们不妨做一个理论推测。无论是网瘾少年
的家长，还是隔壁的王大爷，那些您所见证的，被网游俘虏
的孩子是不是兴趣爱好都很狭窄呢？我以为是，几乎每个沉
迷者都缺乏，或者说放弃了诸如音乐、体育之类的其他娱乐
活动，可以说，都缺少家长、同伴参与的其他娱乐（游戏）生
活，也就是说，沉迷的孩子其家长必定极少（或者就没有）相
伴孩子娱乐，像一起郊游、玩球什么的。

娱乐是必须有的，如果没有广泛的兴趣爱好，沉迷于某
个充满幻想的网游显然就很可能成为现实。

反过来看，我们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实例:一个兴趣爱好
广泛的家伙，比如踢足球、打篮球不说，还想着找个伙伴到
地下通道抱着吉他唱歌的“不良少年”会被电玩游戏把心神
掳走———即便这种家伙也是酷爱电玩游戏队伍中的一员。

道理其实很简单， 多种多样的兴趣培养才是根本杜绝
沉迷一端的良方。

由此，作为家长显然就需要在最初的岁月里有所准备，
对您，对孩子都是如此，这当然不是那种考级升学为目的的
强制驯化———这种手段因为不是孩子的自主爱好反而会成
为沉迷的帮凶。

回到学校的范畴，既然是说预防和引导，应该就是多向
发力。 事实上，娱乐的禁止几乎不可能奏效，故而与其在本
本上斟酌或许有效的措施，不如在现实中完善、丰富游戏娱
乐的场所和现实环境。

说起来有点遗憾， 人们似乎不愿意支持孩童们多样兴
趣爱好的满足。遥远的边陲市镇就不提了，就拿条件首屈一
指的北京来说吧。 在休息日，甚至放学后的课余时段，中小
学的场馆就罕有对本校学生开放的好事，“外人” 更是不必
说了， 甚或一些按规定场馆应该开放的大学， 居然也拒绝
“校外人员”进入。

事实上，最主要的问题是，孩子们缺少公共的娱乐、活
动场所。一般而言，各类中小学校除了半专业的团队外———
如果有的话，比如足球俱乐部和各种乐队等，非专业之外的
绝大部分同学基本就没有玩乐的条件和机会， 哪怕只是弹
弹琴、踢场“野比赛”什么的。 而在校外，即使是收费的场所
也很稀疏，更遑论免费的公共场地了。

倒是网吧容易进，而今手机随身，想暂时放松一下，或
者短暂忘记没完没了的作业，“网游” 一游近乎没有选择的
选择， 意志薄弱的人一不小心， 很可能就会掉进沉迷的坑
里。 问题是，什么样的小家伙才真具有意志坚强的品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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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女儿五岁半，最近一段时间她总是说：
“好想回到妈妈肚子里。 那里面好温暖啊，我要在里
面一直一直待着……”说着手脚聚到一起往我怀里
钻。 我问她：“你在妈妈肚子里不能和小朋友一起
玩，不能吃到好吃的，你还愿意吗？”她想了想说：“如
果我想出来，就一脚踢爆你的肚皮，哈哈。 ”我为这
话感到生气，不再理她。 她开始撒泼打滚大哭，我烦
躁得肺都要气炸了，亲子关系瞬间破裂。 过了一会
儿，她委屈地走过来说：“妈妈，你抱我一下我就不哭
了。 ”我压住愤怒，不耐烦地将她搂进怀里，她丝毫
不介意我的粗鲁，安静下来，抬头给我一个笑脸。

有一天我读了一个很美的绘本，叫《我要回到
妈妈肚子里》，这位比利时的作家用孩子的语言告
诉读者，孩子们对爱的渴望。 童年，是一段可以无
限畅想的美好时光。 作为家长，拥抱她，就是我在
她的童年种下的一颗爱的种子。等她长大，爱的种
子也随着发芽、开花、结果。临近六一，让我们一起
回首童年，感受那颗稚子之心……

童年，不曾遗失的美好

李培禹

宝盆儿姓居，出生那天，兴奋的奶奶说就叫
宝盆儿吧，“聚（居）宝盆儿”，全家通过。 “阿大”
是带他长大的保姆。 从他出生到一岁多，就得到
一位安徽籍阿姨的日夜照管， 宝盆儿一天天长
大，从未磕碰过。

宝盆儿还是一帅哥坯子， 谁见了都叫一声
“帅盆子”。 一岁多了， 他学会了叫 “爸爸”“妈
妈”，欣喜得妈妈止不住地亲儿子。 可叫“阿姨”
却成了难点，怎么也学不会，宝盆儿一叫就成了
“阿———大！ ”“阿大”不在意，满心欢喜地报告外
人，我家宝盆儿会叫我了。

没想到 ，亲亲的阿大家里出了点事 ，不能
再照看宝盆儿了 。 临走前 ， 她比全家人都着
急，终于把又一个“阿大”领进家。 当然 ，这个
保姆也是她的安徽老乡 ， “知根知底 ， 可放
心。 ”一岁多的宝盆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
晚上睡觉时哭着闹着找“阿大”。 新阿姨姓刘，
叫琴芳。 显然她已熟知孩子的一些习惯，赶紧

把蓝色的大枕头拿到宝盆儿身边 ， 让他的小
手能摸到，然后把奶嘴让宝盆儿含着 ，轻轻拍
打着哄他睡着了。

宝盆儿仍然只会叫“阿大”。也许这个阿大身
上有不少原来那个阿大的影子，小宝盆儿很快适
应了新阿姨。

阿大在家乡只上到小学，生有一儿一女。 两
个孩子跟着婆家过，她就来京城打工。做保姆，除
了对孩子一心一意，其他没有任何优势。 宝盆儿
会骑小三轮车了，他兴奋地一圈一圈骑着，阿大
便用一条绳子拉着车后梁跟着跑，汗珠挂在她红
扑扑的脸上。 一次，从公园回家的路上，狂风大
作，气温骤降。妈妈拿起雨伞去接他们的路上，看
到阿大的外衣紧紧裹在宝盆儿的身上，自己不怕
冷地护着宝盆儿往回赶呢。 妈妈连说：“谢谢阿
大， 谢谢阿大！ ” 宝盆儿也跟着说：“阿———大！
阿———大！ ”

宝盆儿的一大堆玩具，声光电，中英文，汽
车真的能跑，飞机真的能飞。 阿大有空就琢磨，
还学会了上手机百度。 她的勤奋，加上宝盆儿的
聪明，很多“高精尖”一一攻下。 胜利之时，阿大

会教宝盆儿欢呼道：“要分享哟！ ”宝盆儿也吐字
不清地喊着：“分享哟！ ”

除了清楚地会叫爸爸妈妈，“要分享哟！ ”是
宝盆儿学会的第一句话。 在楼下和小朋友一起
玩时，他常把自己的各种汽车、积木拿给小伙伴
玩，说一句：“要分享哟！ ”看到别人的玩具好玩，
他想玩也来一句“要分享哟！ ”阿大赶紧拦住他，
告诉他：“分享不是这个意思……”但“分享”到
底是啥意思？ 阿大也没说清楚。

学说话的宝盆儿高兴起来还经常喊几声，
可他说什么呢？ 爷爷奶奶你看我我看你，都没听
懂。 叫来盆儿妈，妈妈让宝盆儿再说一遍，也没
听懂。 这时，站在一旁的阿大不好意思地说：“宝
盆儿说的是我们安徽话。 ”

哈哈，这还真是个事儿了！ 孩子从小在安徽
阿姨的怀抱里长大，他学说的当然是“母语”啊。
于是，阿大努力学说普通话，宝盆儿跟着阿大学
说半安徽半北京的话。 家里人多的时候，姥姥姥
爷故意跟着宝盆儿学说皖京混杂腔调的话，弄
得大家哈哈大笑。

阿大很难为情，更加努力学习了，从汉语拼

音开始。 慢慢的，小宝盆儿会背唐诗了，正式背
诵给爷爷奶奶听时，有点字正腔圆的意思了。 姥
爷是个作家，教外孙读古诗时偶尔“塞”点自己
的“私货”，比如“远山近水稻香湖，芦苇轻摇小
舟出”之类的。 阿大翻遍了《幼儿读古诗》，也没
找到“远山近水”，便弱弱地建议姥爷：“还是让
宝盆儿多读点经典好吧？ ”

姥爷心里虽有点郁闷，但还是很赞赏阿大
育儿有一套的。 她教宝盆儿背诗，常与时令结
合起来，比如北京终于下大雪那天 ，宝盆儿学
会了一首唐诗。 不过，可能教得比较急，阿大忘
记纠正自己的安徽口音了。 宝盆儿背诵时先报
唐朝诗人“李宗允”，全家愕然。 待他接下去朗
诵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时，大家都明白了：“李宗允”原来
是柳宗元啊！

有苗不愁长。 转眼，小宝盆儿就要满三周岁
了。 妈妈有个好主意，这天带他去郊区，和同事
的宝贝一起过生日。 走在开满鲜花的乡村小路
上，阿大把宝盆儿抱一会儿，背一会儿，还拉着
他的小手跑一会儿。 同事和家人来迎接了，问：
“宝盆儿，这就是你的阿大吧？ ”

宝盆儿说：“她是我阿姨，我阿姨！ ”
“阿大”有点没想到，兴奋地说：“宝盆儿长

大了哟，懂事了哟。 ”妈妈也是第一次听到，高兴
地说， 宝盆儿再叫一声。 小宝盆儿大声叫着：
“阿———姨！ ”

阿大，不，阿姨，红扑扑的脸上竟闪动着泪
花儿。

宝盆儿和他的“阿大”

付宇轩

我爱集邮，有一本特殊的邮册。那里没有一
张邮票，而是存着一张张妈妈给我的小便条，每
一个便条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而每一个故事
都能给予我启迪。

“做事须得法———统筹安排， 循序方能渐
进。 ”这是一个心形的红色纸条，故事发生在小
学六年级。

记得那天爸爸妈妈决定集体出游， 睡眼惺
忪中听说给“独立”的我大显身手的机会———自
做午饭！心想这有何难。可是第一次尝试做饭的
我把一切都搞砸了———米饭“煮”成了稀粥，好
好的西红柿鸡蛋滚成了一个红黄相间的大圆
球。 “沮丧、失落”推着我走向客厅，拿起电话准
备订餐。正当我准备拨号时，一张红纸条映入眼

帘，上面写着：
“番茄蛋制作：1、2、3、……米饭制作：1、2、

3、……我知道你爱吃这些，试试做一下。 切记：
做事须得法———统筹安排，循序方能渐进。 ”

“人的天赋固然重要，而人在追求成功的路
上挥洒的汗水更加重要呀！”这是一张方形的蓝
色便条，它让我想起了不久前的体育模考。

那天，体育模考受挫，回到家，把书包重重
地摔到床上，“嘭”地关上门，把自己关在屋里，
痛苦地想哭出来，我身体素质这么好，体育模拟
考试怎么还没得满分？这时，一个蓝色的方形纸
条从门下的缝隙里钻了出来。 打开一看：

“轩轩，妈妈已料到了今天的结果。 人的天
赋固然重要， 而人在追求成功的路上挥洒的汗
水更加重要呀。 努力练习吧！ ”

知子莫如母。 我将蓝纸条小心地放回集邮
册。妈妈的话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静静地存

了下来。 一个月汗水的付出之后收
获了满满的幸福。

下面这些各色浅淡的便签，要轻
吟低唱才好。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
黄昏”我仿佛置身于梅园中，闻淡淡
花香， 赏早春画卷；“力拔山兮气盖
世，时不利兮骓不逝”我恍惚看见奔
流不息的乌江水畔，一代枭雄心有不甘……

读着纸条缓解情绪，自在诗意中。妈妈发现
我困在了题海之中不能自拔， 便时常在书桌上
放几张小纸条。当我疲惫时、烦躁时、紧张时，便
可以轻松的诵读诗文词句。

妈妈把智慧、精神、为人处世的道理给予我。
小纸条，你们就像一个个小帆船，载着希望，载着
未来，从妈妈的码头来到我的渡口，停驻在这里。
将来你们还会扬帆起航，乘风破浪，驶向远方。

妈妈的便条

鲁 珉

清晨的小山村， 天际鱼白， 重重的木门响
过，那头水牛就在“哞———哞”叫声中，走进薄雾
的田野。

那时，还是大集体式的生产队。队里的耕牛是
分配给那些使牛的老把式放养。我缠住母亲，要放
牛。 母亲拗不过了，就去找了无数回生产队长，才
有了放牛的机会。

能够放牛，我非常珍惜。 天刚蒙蒙亮，不需母
亲喊我，就从床上爬起来，睡眼惺忪地走进牛圈。
田野里浮动着薄薄的雾气，一切都朦朦胧胧的，安
静极了，只有几只鸟在树丫上呀呀地叫着。

放牛的时候无事， 就随手折取一支鲜嫩的柳
树枝，将粗的一端用手把表皮剥成环形，反向用力
拧柳枝上的表皮，表皮与里面的枝干就脱开了。在
柳条细的一端，用割草的刀削成椭圆形，把表皮拧
松，将枝干从表皮“筒”中抽出，一支柳笛就成了。

那青葱的童趣，就握在手里，轻轻地吹，就吹
出了，蝴蝶和鸟的翅膀。 吹着，甚至一口吹几个，
粗细不同，长短不一。 哨音时而清脆，时而沉郁。
它当然比不过笛子，但他纯真，柳笛吹奏着心中
的奏鸣曲。

笛声穿越千年。那个叫王冕的大画家，也是放
牛娃出身。 那日，王冕放牛倦了，就在湖边的绿草
地上坐着。 王冕看见湖里的荷花，也是喜欢柳笛，
边吹边想：古人说“人在画图中”，真是不错。 我何
不来学画呢。

于是，王冕边放牛边自学绘画。 三个月之后，
他画的荷花，颜色无一不像，只多了一张纸，就像
是湖里长的，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

那时，放学后去放牛，是每天必做的事。 我和
小伙伴把牛儿赶到山谷的草地上， 任牛儿自己去
啃草，我们则跑到河里玩水，捉鱼摸虾，在草地上
翻跟头，在小河边打水漂。玩累了，就坐在树荫下，
折柳枝，做柳笛，尽情地吹。那个时候，没有课外作
业，没有补习班，也不知道还要上大学。 就只关心
牛还在不在，有没有跑去偷吃生产队的庄稼。

黄昏时分，牛儿也就不怎么吃草了。 昂起头，
等待我们把它牵回家。 走近牛，用手轻轻拍一下，
牛儿便一动不动，等我骑上它宽宽的脊背，然后就
慢悠悠地走在田间的小路上。

牛的身影，承载着许多童年过往。 一个孩童，
口里吹着柳笛。 一头牛，慢腾腾地走着。 远处有袅
袅升起的炊烟，镶刻成一幅山村水墨画。

柳笛吹着春，吹着风，吹着云，也吹远了岁月。
偶尔想起，或淡或浓的乡愁便会涌上心田。

牛
背
柳
笛惹

炊
烟

刘江滨

下班回家，一开门，便看见一岁半的孙子灿烂
的笑容，眼睛亮晶晶的，甜甜地、奶声奶气地喊我:
“爷爷！ ”我立刻粲若菊花，美美地回应：“宝贝！ ”

自从有了宝贝孙，我每次回家，家人看到
的肯定是我一脸的笑容。

以前不是这样。繁重的工作，复杂的人事，让
我心神俱疲，回到家中，也是眉头微蹙，脸若枯
木。妻子有些生气，说：“每次看你回来这副脸色，
弄得家庭气氛很压抑。 ”我对此也有些恼火，说：
“在外需要装，回到家难道还要戴上面具吗？ ”

是孙子改变了这一切。 我的笑容，不是强
作欢颜，而是内心的洋溢。 孙子那张稚气的小
脸、天真无邪的笑容，就像一个小太阳。 一看见
他，就觉得阳光明媚，清灵澄澈，任何烦恼、不
快、阴郁统统跑得无影无踪，烟消云散。

孙子说话口齿还不很清晰，走路还蹒跚不
稳，像一只幼畜时刻需要大人的呵护照顾。 谁
能想到这么一个小小人具有改变大人的力量？
我对朋友们说，我一见小家伙，一颗心立马就
化了。 不是我化他，是他化我，是他改变了我。

最近读了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九三年》，

使我对儿童改变大人的力量有了更加深刻的
认识。 何止是改变，简直就是重塑，而且是脱胎
换骨的重塑，是灵魂的再生。

1793 年，法国爆发大革命，推翻封建王朝，
建立共和国， 革命和反革命两种力量做殊死的
搏斗。 侯爵朗德纳克是一个暴力凶残的反革命
残余势力的头目，在旺代的战争中，他以一个农
妇的三个孩子为人质，龟缩到古堡中负隅顽抗。
最后他侥幸从密道逃出， 而那三个孩子却被他
们按照先前的计划纵火焚烧。 朗德纳克在密道
的出口处，正准备逃往森林，转眼他就可以像鱼
儿游入大海。这时，他听到那孩子的母亲撕心裂
肺、 似野狼号叫的呼喊， 他看到大火正熊熊燃
起，房间里的三个孩子很快就会化为灰烬。革命
战士猛砸铁门，但铁门纹丝不动。朗德纳克摸了
摸口袋里的钥匙，转身从密道返回古堡。孩子们
得救了，朗德纳克被逮捕。 刹那间，一个杀人如
麻的恶魔变成了仁慈善良的上帝。 孩子们得救
了，是生命，朗德纳克也得救了，是灵魂。作品写
道：“一个可怕的心灵刚刚被降伏了。 ”“人道怎
样降伏了一个狂怒和仇恨的巨人？ 它用的是什
么武器？用的是什么战争机器？它用的是摇篮。”
“在所有罪恶、杀戮、狂热、暗杀面前，在愈演愈
烈的复仇面前，在明火执仗的死神面前，在罄竹

难书的滔天罪恶之上，巍然屹立起了纯洁无邪。
纯洁无邪取得了胜利。 ”

读《九三年》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这个情
节。 作者在书中用了一整个章节来描写困在古
堡作为人质的三个孩子。 兄妹三人，最大的五
岁，最小的不到两岁。 他们天真可爱，懵懂无
知，浑然不觉身处的危险 ，吃 、睡 、嬉闹 、恶作
剧，把房间里一本经典书撕得粉碎。 他们是最
弱的弱者，没有任何生存的能力，面对这个凶
恶苦难的世界，他们只有清澈的眼神和天真的
笑容。 然而，他们击败了残暴邪恶这个强大的
敌人，他们是最后的胜利者。 嗜血成性的魔鬼
可以以暴制暴，却在童蒙面前，放下屠刀，立地
成佛。 这是人道的胜利，是人的胜利。

人类心灵深处都有一块最柔软的地方，它
是专门对儿童开放的， 它能够唤醒人们的良
知、善良、悲悯等最原初的情感，儿童圣洁的力
量即源于此。 老子云：“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
归于婴儿。 ”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者也。 ”自然、淳朴、天真、纯净这些儿童具有的
品质，才是人性中最原始最美好的东西。 孩童
就像初升的太阳，生机勃勃，新鲜活泼，是人类
的曙光，世间那些阴暗、鬼祟、丑恶都应该在这
个阳光下自惭形秽，雪融消化，遁于无形。

平心而论

孩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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